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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地下水监测工作的高速发展，高频率高密度水位监测数据的出现催生了对其进行深入信息挖掘的需求。

在传统地下水模型研究中，地下水水位监测值常位于模型构建过程的下游，当水位监测的时空密度逐渐增大时，新增信息

无法有效传导至模型的规划阶段并指导概念模型的修订。文章提出了一种地下水系统补排边界的识别方法，在不建立地

下水数值模型的前提下，以监测井空间位置为节点，按照德劳内原则建立三角网格。在此网格系统中，首先定义一个水力

梯度变换函数 gradF，以求取网格中任意位置的水力梯度；借鉴机器学习领域的优化算法，使用水力梯度场驱动含水层中随

机分布质点的运行轨迹，并以此推断和识别区域内地下水补给和排泄边界。在环境地学计算平台 EnviFusion-CGS 中实现，

并构建了详细工作流程。以山东省青岛市大沽河中下游含水层为示范区，对含水系统的补给区和排泄区的空间分布及其

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取得了良好效果。本研究为构建和修订已有含水层概念模型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高密度；水位监测；概念模型；地下水；补给边界；排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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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roundwater level fluctuations in China are being monitored with unprecedented frequency and density,
which drives the need for mining such types of data. In a typical aquifer analysis project, groundwater level data is
generally appli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aquifer conceptual framework. Whe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ensity
of  groundwater  level  data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information  gain  needs  to  be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into
conceptual knowledge of the model.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 method to identify hydrological boundaries based
on  the  groundwater  level  monitoring  data.  In  this  method  we  discretize  space  into  a  triangular  mesh  using
monitoring  wells  as  the  initial  nodes,  and  a  transformation  function  gradF  is  defined  to  calculate  the  hydraulic
gradient at any given location on the mesh. The hydraulic gradient field is subsequently use to drive an arra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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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ly scattered particles to obtain the streamlin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low field, which will  in tur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deducing  and  refining  the  recharge  and  discharge  boundaries  of  a  hydrogeological  domain.  This
method  is  implemented  into  the  geo-environmental  scientific  computation  platform  (EnviFusion-CGS),  and  a
detailed  work  flow  is  develope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quifer  conceptual  model.  This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hydro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agu aquifer located in Qingdao of Shandong Province, whe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s and dynamic fluctuations of the hydrogeological boundaries are identified.
Keywords：high  density； groundwater  level  monitoring； conceptual  model； groundwater； recharge
boundary；discharge boundary

  

近年来我国地下水监测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获得了高频率高密度的水位监测数据，是极佳的地下

水系统信息来源。但目前监测数据未得到充分利

用 [1 − 2]。在传统的地下水模型应用中，水位监测数据

处于从属地位，与区域概化所得的水文地质边界以及

水文地质参数共同决定模型的最终表现。随着水位

监测的密度、频率和精度不断提升，监测数据中蕴含

的信息可以更多更好地指导水文地质边界的识别和

水文地质参数的确定 [3]。本文应用了一种机器学习方

法，用于提取区域地下水补排边界。

地下水工作者常借助地下水流模型系统整合已

有的含水层信息，认识含水层行为，测试溶质运移假

说 [4 − 5]。地下水流模型模拟是使用解析方法或数值方

法对饱和带水分运移控制方程求解的过程。水流模

型的计算结果是在给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水

头在空间各处和时间各点上的分布 [6]。一般使用数值

方法对控制方程求解，因为解析方法求解时对初始条

件和边界条件有严格的限制，而客观世界中的情况极

为复杂，只有数值方法能够处理与之相对应复杂性的

模拟问题 [7]。由于地下水数据存在长期而普遍的稀缺

性，模型工作者需要对模型结构和参数进行插值和调

整。对这一过程的校准通常通过试错法进行，即反复

调整模型中指定的输入参数，直到水头的模拟值与监

测值达到一致。在数据和参数量较大的情况下，也可

以使用专门为参数识别而设计的计算程序实现自动

反演，如李家兴 [8] 利用 GAN 实现了水头场与底层参

数场间的双向预测，李竞生等 [9] 利用遗传算法尝试识

别含水层参数。

在传统地下水模型研究中，地下水水位监测值常

位于模型构建过程的下游，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模型校

正过程中对模型参数的调整。这主要是由于之前地

下水水位监测数据无论从时间密度或空间密度均存

在严重短缺 [5]，其中蕴含的信息不足以勾画含水层的

全貌。相应地，研究人员在实际利用地下水水位监测

数据之前，一般需要针对系统补给和排泄边界和含水

层参数分布作出一系列假设，即构建概念模型。但是

假设中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信息，将在模型中不断

传导和放大，造成模型的多解性 [10]。单纯使用地下水

水位的实测数据修正和微调地下水模型不仅效率较

低，而且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局。本文旨在于建立

一套可行的技术方法，能够直接使用高密度、高频率

的地下水水位监测数据对区域内地下水补给和排泄

边界进行识别，帮助构建和修正含水层概念模型。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其核心目的是

从大量数据中自动分析获得规律  [11]，近 30 年已发展

成为一门多领域交叉学科，涉及概率论、统计学 [12]、

计算机图形学、逼近论、凸分析 [13]、计算复杂性理论

等多门学科。机器学习通常基于神经网络架构，以认

知科学、神经科学等为依托，设计类脑智能的学习模

型 [14 − 15]。机器学习常分为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从高密水位数据中提取地下水补给和排泄边界属于

模式识别，是一种形式的无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指

从现有的训练集出发，经过训练得出一定结果。与监

督学习不同，无监督学习不需要人为标注，仅着重于

捕捉和描述数据中存在的模式和规律 [16]。机器学习

与基于物理逻辑的传统模型不同，是以统计与算法为

基础，将逻辑搭建交由神经网络自行生成，旨在挖掘

数据中无法人为识别的信息与信号[17]。

本文介绍了一种地下水系统补排边界的识别方

法，其核心是在三维空间中构建研究区域，针对区域

上的任意点判断其落入补给区或排泄区的概率，引入

机器学习处理优化问题中的梯度下降 [18 − 19]。梯度下

降法由法国数学家 Cauchy[20] 发明，由 Robbins 等 [21] 重

新提出，后由 Rumelhart 等 [22] 发扬并运用于机器学习

领域。近十几年来，机器学习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与

业界关注[23 − 24]，梯度下降算法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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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发展 [25 − 26]，被应用于约束优化 [27]、正则优化 [28 − 29]

和函数复合[30] 等不同的场景中。机器学习实践中，常

用损失函数描述模拟结果和实测数据的差异，在指定

数据集上，损失函数越小，模型预测越准确。为了确

定何种参数组合下的损失函数最小，可通过参数在损

失函数的“场”中向损失函数值减小的方向移动。其

中损失函数值下降最快的方向称为负梯度方向，使用

的算法称为梯度下降法，是机器学习中最常见的优化

算法。

梯度下降法与地下水的流动具有天然的相似

性。在地下水流场中的任意质点，如果允许其沿地下

水流动，在下一时刻这一质点位于流场排泄区的几率

增大；反之如果质点向地下水上游流动，下一时刻位

于流场补给区的几率增大。这一理念在地下水动力

学领域已有应用，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开发的 MODPATH 质点追踪程序包 [31]。然而

MODPATH 必须应用在已经求解的 MODFLOW 流场

中，对于仅有水位监测信息的情形并不适用。本文描

述的方法将尝试解决此问题。 

1    研究方法
 

1.1    地下水监测网空间剖分

地下水水位监测网络的核心是三维空间中的一

系列散点类水头值，位于每口监测井筛管的中心位

置。若要通过内插法得到模型范围内任意点的水头

值，需首先为散点建立空间网格，描述它们之间的拓

扑关系。由于在地下水区域监测网络中，水平方向的

长度（X、Y 方向）一般远大于垂直方向（Z 方向），将三

维散点沿 Z 轴投影到大地平面上，使用德劳内三角化

规则为二维平面上的点集建立三角网格。德劳内三

角化是计算几何中常见的三角网格建立规程，其核心

为不应有任何一个顶点在三角形网的任一三角形外

接圆内部，从而避免产生狭长三角形（图 1）。
 
 

(a) (b) (c) (d)

图 1    地下水监测网空间剖分

Fig. 1    Spatial discretization of the groundwater
monitoring domain

注：（a）不符合德劳内的三角形剖分，右侧顶点出现在左侧三点的外接圆之

内；（b）重新选择剖分对角线后，符合德劳内规则；（c）按照德劳内规则在

XY 平面上生成的三角网格；（d）将网格投影至三维空间后的最终网格。 

1.2    求取水力梯度

h ∈ R|V |

设三角网格 M 上的点集合为 V，三角集合为 F，函
数 h 代表三角网格节点（监测井位）上的水位值，即

。当集合 V 中的 h 值均已知时，可以在集合

F 上求取函数 h 的梯度。定义一个针对三角集合 F 的

水力梯度变换算子 gradF，用来将集合 V 上的水位值

映射为集合 F 上的水力梯度值：

gradF : R|V |→ R3|F| （1）

gradF ∈ R3|F|×|V |

式中：gradF—水力梯度变换算子。

对于 F 集合中的一个三角形 j，gradF 变换为：

(
gradFh

)
( j) =

1
2A ( j)

3∑
i=1

hiT−→e ji （2）

式中：A(j)—三角形 j 面积；

hi—三角形 j 的第 i 个顶点上的水位值；
−→e ji—第 i 个顶点的对边，即除顶点 i 之外其余

两个顶点沿逆时针方向组成的向量；

T—90°旋转矩阵；

T−→e ji
−→e ji

−→e ji

— 向量沿三角形平面旋转 90°后的向量，

  可由 向量与三角形 j 的单位法向量做

  内积所得。

T−→e ji =


(
Te ji

)
1(

Te ji
)

2(
Te ji

)
3

 = −→nj×−→e ji （3）

−→nj =

−→e j1×−→e j2

ǁ−→e j1×−→e j2ǁ
（4）

−→nj式中： —三角形 j 的单位法向量，其长度为 1，方向

与三角形 j 垂直；
−→e j1

−→e j2和 —三角形 j 的任意两边。

综上，可以将 gradF 变换的矩阵形式写为：
(
gradFh

)
( j)1(

gradFh
)
( j)2(

gradFh
)
( j)3

 =
1

2A ( j)


(
Te j1

)
1

(
Te j2

)
1

(
Te j3

)
1(

Te j1
)

2

(
Te j2

)
2

(
Te j3

)
2(

Te j1
)

3

(
Te j2

)
3

(
Te j3

)
3


 h1

h2

h3


（5）

假设网格 M 中以某点 N 为顶点的三角形有 k 个，

顶点 N 处的水力梯度为此 k 个三角形中水力梯度最

大值。定义一个针对点集合 V 的水力梯度变换算子

gradV，用来为顶点 V 集合上的任一顶点 N 生成唯一的

水力梯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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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Vh

)
(N) =max

1⩽i⩽k

(
gradFh

)
( ji) （6）

式中：gradV—针对网格顶点 N 的水力梯度变换；

ji—经过顶点 N 的所有三角形。 

1.3    补给区和排泄区的定义与识别

地下水补给区和排泄区做如下定义：在同一含水

层内部指定随机分布的一系列质点，质点沿水位场梯

度向水位较低的方向运动，在给定时间后，质点密度

较高的区域称为排泄区；反之，质点沿梯度向水位较

高的方向运动指定时间后，质点密度较高的区域称为

补给区。

在三角网格 M 内定义任意质点，其空间位置属性

p 随时间 t 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dp
dt
= f (t, p) （7）

p (t0) = p0 （8）

式中：p—质点的空间坐标；

t—质点时间。

此处时间为计算质点轨迹过程中使用的时间项，

应与地下水监测网的实际监测时间进行区别。

∆t

在计算质点轨迹时，本方法假定流场为稳定态，

即在计算期间不发生变化。在初始质点时间 t0，质
点位置为 p0。对于给定质点时间步长 >0，Runge-

Kutta[32 − 33] 给出了质点在未来时间位置的近似值：

pn+1 = pn+
1
6
∆t (k1+2k2+2k3+ k4) （9）

tn+1 = tn+∆t （10）

k1 = f (tn, pn) （11）

k2 = f
(
tn+
∆t
2
, pn+∆t

k1

2

)
（12）

k3 = f
(
tn+
∆t
2
, pn+∆t

k2

2

)
（13）

k4 = f (tn+∆t, pn+∆tk3) （14）

如果 p(tn+1) 是质点在下一质点时间步的位置，

pn+1 即为 p(tn+1) 的四阶近似值。pn+1 完全由当前质点

位置 pn 和其位置函数 f 共同决定。

地下水中沿流场运行的质点，其位置函数由达西

定律确定：

f (t, p) =
dp
dt
= v =

q
ne
=

KI
ne

（15）

式中：v—质点流速；

q—达西流速；

ne—介质有效孔隙度；

K—含水层渗透系数；

I —本含水层的水力梯度。

ne

∆t

ne

在饱和渗流介质理论体系中，K 值和 值均为不

随时间变化的固定值。在含水层的任一瞬时，一个质

点的运动轨迹仅与其轨迹上的 I 值有关。假设一个流场的

I 值在给定时刻为已知，可以根据以上推导求取质点

迹线，只要使用的 值足够小，这条迹线的形态即为

固定值，与 K 值和 值无关。若要求取地下水流场中

任意质点的迹线形态，理论上仅需流场的水力梯度（I）
的分布函数，不需要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和孔隙度参数。 

1.4    应用实现

对于同一含水层中任意给定的一组观测井，可以

使用观测井筛管的中点生成一组点集合 V，在 XY 平面

上为点集 V 构造符合德劳内规则的三角网格，将网格

重新投影至三维空间中即形成三角网格曲面 M，M 由

点集 V 和三角集合 F 组成。在给定的时间切片上，点

集 V 上的水头 h 值均为已知。在曲面 M 上任意点的

水力梯度 I，均可以通过 gradF（三角形内）或 gradV（三
角形顶点处）计算得到。根据水力梯度在 M 上的分布

函数，可以计算曲面上任意质点的近似运动迹线，监

测井的空间分布越密集，质点运动的质点时间步长越

短，此近似运动迹线就越接近真实迹线。并将计算逻

辑在环境地学计算平台 EnviFusion-CGS 中实现。

EnviFusion-CGS 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和北水国

际联合开发的环境地学可视化计算平台，用于环境地

学领域基于数据的融合建模和知识发现。可针对多

种环境要素（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大气等）的不同

维度数据（现场分析、仪器测试、数值模拟、地球物理

等）进行融合分析。EnviFusion-CGS 将本学科多源异

构数据统一到四维时空的多组分属性数据体中，帮助

研究人员以所见即所得的形式对海量数据进行可视

化分析和统计挖掘。 

2    示范区概况

大沽河是山东半岛最大的河流。向南流经烟台

市的 3 个区县和青岛市的 5 个区县，长约 179 km，最

后注入山东半岛南部沿海岸的胶州湾。大沽河含水层

位于大沽河流域的中下游，距离青岛市城区约 50 km，

面积约 420 km2。大沽河含水层由大沽河流域冲积的

松散沉积地层形成。在大沽河流域，农业灌溉是用水

量最大的项目，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重

要因素 [34]。农业和轻工业对于大沽河含水层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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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尤为关键。 

2.1    水文地质条件

大沽河流域位于山东半岛东部地区，地势较低，

地表向南倾斜延伸至海岸线，古岘镇是该流域的分水

岭。古岘镇北部是由花岗岩和变质岩构成的低矮山

丘，海拔高度为 50～200 m；大泽山海拔高度达 736 m，

为该地区最高的山。古岘镇的南部是胶莱盆地平原

地区，该地区的平均海拔高度为 20～50 m。大沽河附

近的平原曾是一片广阔的山谷，山谷宽度达 6 km，后

经古代冲积物填充。山谷的底部由白垩系砂岩和页

岩基岩组成，为承压含水层底板。山谷东西边界被冲

积物覆盖，目前很难鉴定地貌。山谷中充满了砂质冲

积物，是大沽河含水层的主要组成部分[35 − 36]。

潜水含水层由 2 个含水层组成：上部含水层（由黏

质砂土和砂质黏土组成，渗透系数较低）和下部含水

层（由渗透系数和孔隙度比较大的砂卵砾石组成）。

地下水的总体流向为由东北向西南。大沽河含水层

的上中下游分布有一系列的横断面，见图 2。包气

带厚度大小不一，为 1～6 m。包气带由粉质黏土，黏

质粉土以及砂土组成。南村水文监测站的北部地

区（该监测站位于大沽河含水层的中游）包气带为较

薄的砂层，是降雨入渗的天窗，入渗面积达 9.2 km2。

大沽河含水层渗透系数为 2.3～159.3 m/d，给水度为

0.05～0.18[37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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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示范区水文地质条件

Fig. 2    Site map and hydrogeological cross sections
 
 

2.2    地下水位波动

青岛市大沽河中下游地下水系统监测始于 1995

年。2008—2010 年青岛水文局建立了地下水水位自

动监测网，在大沽河含水层范围内共建设 147 口自动

监测井，对于研究农业灌溉抽水与含水层储变量关系

至关重要。区域内春旱一般和春季灌溉同时发生，结

果导致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在灌溉的峰值季节，地

下水水位呈现下降趋势，当 8—9 月降水丰富时，水位

逐渐回升。入秋之后，水位逐步下降。12 月至翌年

2 月农业灌溉较少，地下水水位相对稳定。全年地下

水水位波动一般在 3 m 之内。

地下水资源的长期动态取决于气候变化周期和

人类活动。根据 1975—1995 年地下水位连续观测结

果，地下水资源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小幅下降期（1975—1980 年）

该时期是地下水开采的初期，地下水水位开始逐

年下降，降幅约为 0.1 m/a。

（2）大幅下降期（1980—1984 年）

该时期是地下水开采的高峰期，地下水水位大幅

下降，降幅约为 0.5～1.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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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迅速补给期（1985 年）

第九号台风登陆，青岛市连续 4 d 暴雨，地下水水

位迅速上升，平均升幅达到了 2.05 m。

（4）大幅下降期（1986—1989 年）

由于持续的干旱天气，这一时期的地下水水位又

开始急剧下降，降幅约为 0.5 m/a。
（5）补给和稳定期（1990—1995 年）

1990 年青岛市降水量达到了 900 mm，超出该地

区多年平均降水量的 50%。地下水也在这一年得到

了迅速补给。随着 1989 年引黄济青工程正式通水，青

岛市对大沽河含水层的依赖明显减小。 

2.3    地下水补给

大沽河含水层的补给来自降水、农业灌溉、河流

入渗以及少量的侧向补给。7—9 月的降水量约占全

年降水量 70%，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地下水补给的高峰

期。贾立华 [36] 研究了大沽河地下水污染脆弱性计算

得到了大沽河补给地下水的数值。利用 DRASTIC 绘

制的大沽河含水层显示约有 10% 的含水层在这一时

期的补给量达到约 200 mm，部分地区高达 400 mm。

该区有一个高入渗天窗，面积为 9.2 km2，也是地下水

补给的重要来源之一[36 − 38]。 

2.4    地下水排泄

大沽河含水层是地下水埋深较浅的潜水含水

层。其砂质含水层的特性使得地下水和地表水相互

作用密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地下水被大规模开采

之前，由于淤泥层和黏土层的存在，局部地区可能是

半承压含水层。随着季节交替，河流补给地下水或地

下水排泄至河流。地下水开采时，含水层变成典型的

潜水含水层。随着地下水水位下降，河流下渗补给地

下水成为地下水和地表水之间交换的主导作用。从

此，大沽河含水层以垂向循环为主，通过降雨或者灌

溉补给；通过抽水和蒸散排泄。当地地下水动态存在

季节性和年际变化[39 − 40]。 

3    模型构建与讨论

大沽河含水层中地下水资源的补给和排泄受到

人类经济生产活动的深刻影响。区域内大范围的农

业种植区域依赖地下水进行灌溉，而且大沽河沿线存

在大量水利工程构筑物。到 2003 年，沿河道建有 8 个

中型水库，90 个小型水库和 1 223 座闸门，对地下水的

循环路径与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2013 年 1 月 1 日

— 12 月 31 日为研究期，在大沽河含水层范围内的

147 口监测井中，选取了 78 口具有连续逐日水位监测

数据的监测井作为研究对象（其余监测井均存在不同

程度的数据缺失）。仅使用监测井的空间位置信息和

连续监测水位数据，在不作任何概念模型假设的前提

下，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含水层的补给和排泄区域进

行识别。 

3.1    网格构建

根据 78 口监测井的 X、Y 坐标，基于德劳内规则，

 

监测井 河流 含水层边界 监测井三角网格

(a) 监测井网络的空间分布以及
当地传统的含水层边界划定

(b) 以监测井位为顶点按照德劳
内规则剖分后的三角网络

(c) 对三角网格加密后计算
所得的水力梯度分布

0 3 6 12 km

0.003 0

0.002 5

0.002 0

0.001 5

水
力

梯
度

/(
个

·m
−2

)

0.001 0

0.000 5

N

图 3    示范区地下水监测网的空间剖分

Fig. 3    Spatial discretization of th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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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沽河含水层的三角网格，如图 3 所示。生成的

三角网格范围，见图 3（b），与传统水文地质勘察工作

所确定的“含水层边界”，见图 3（a），略有不同。这是

因为本算法仅具有内插功能，对于没有落在三角网格

范围内的区域无法进行预测。当三角形网格过于粗

糙时，会导致质点运动迹线不够平滑难以收敛，对图 3
（b）中的三角网格进行加密，见图 3（c）。三角网格的

加密仅为增加空间分辨率，不会增删原始网格中所携

带的信息，其算法较为普遍，在此不再赘述。 

3.2    水力梯度场计算

在图 3（c）所示的三角网格中，根据网格节点处的

水位数值，计算网格三角形内部和节点上的水力梯度

值。由于输入数据为逐日监测数据，所以分别计算

365 d 的水力梯度场，见图 3（c）。含水层北部靠近山

区，受地形坡度影响，水力梯度普遍较南部大。此外，

靠近大沽河河床的位置由于含水层透水性较好，水力

梯度普遍较小。 

3.3    迹点与迹线计算

在图 3（c）所示的三角网格中，首先为一定数量的

质点随机给定初始位置，按照追踪手段依次绘制质点

在下一个时间步长的位置并连成迹线，见图 4（a）。初

始质点的数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在计算能力允许

的前提下尽量提高质点密度有助于更好地利用机器

学习算法的优势。迹线的分布定性展示了流场的排

泄方向。为了排泄区域定量化，在 XY 二维空间中划

分了均匀方形网格，见图 4（b）。依次计算方形网格中

每一个网格周边迹点数量，并以此计算迹点的相对密度。

按照排泄迹点密度大小得到迹点密度图，见图 4（b）。

ne

在普遍意义上，此密度分布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含

水层的排泄区，因为水力梯度 I 的分布函数仅反映潜

在的渗流方向，而实际流速受渗透系数 K 和介质有效

孔隙度 的共同约束。当含水层内存在强烈影响渗透

系数或有效孔隙度分布的地质异常（如阻水构造）时，

排泄迹点的分布不能用来推断排泄区的分布。反之，

在大沽河含水层此类含水介质分布较为稳定，渗流特

征较为均一的地区，此密度分布图可以看作含水层排

泄区域的近似表达。可以看出含水层的地下水排泄

基本以大沽河河道为主轴。偶有偏移的原因可能是：

（1）傍河开采井的汇流作用；（2）古河道的地下渗流作

用；（3）监测井密度不足造成排泄区形态失真。

类似地，将水力梯度方向反转，可以求取地下水

的补给迹线和迹点密度分布图，见图 5。含水层内的

地下水补给作用明显集中在北侧的上游地区，含水层

西北侧古岘镇—高岚村一线存在明确的分水岭，此线

以西的地下水向西流动，以东的地下水向东流动。含

水层东部边界存在明显的地下水流入，最终被大沽河

吸纳。此外，含水层的南部底端存在局部的补给区

域，与棘洪滩水库位置重合。

  

监测井 河流 质点迹线 迹点密度计算区域

(a) 区域内随机质点在水力梯度
场作用下向前 (上游) 运动的迹线

(b) 迹点空间分布密度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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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下水补给迹线和补给区识别（2013-01-01）
Fig. 5    Recharge path lines and recharge regions of the study

site (2013-01-01)
  

3.4    地下水补排规律的时间变化

为考察本含水层补给区和排泄区随时间的变化

 

监测井 河流 质点迹线 迹点密度计算区域

(a) 区域内随机质点在水力梯度场
作用下向后 (下游) 运动的迹线

(b) 迹点空间分布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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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下水排泄迹线和排泄区识别（2013-01-01）
Fig. 4    Discharge path lines and discharge regions of the study

site (201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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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使用 EnviFusion-CGS 中内置的自动化参数设

置，计算 2013 年每月 1 日计算补给区和排泄区的分布

图，见图 6。2013 年含水层补给区与排泄区分布总体

变化不大，其显著特征（西北部分水岭、大沽河道排泄

带、南端水库补给等）均维持稳定状态。含水层与东

侧边界的沟通方式在雨季来临后（8 月）发生一定变

化，其补给区与排泄区的分布位置有一定调整。这一

变化与大沽河沿线分布的橡胶坝（图 2）有关，雨季河

道蓄水后，扰动了地下水流场，从而改变了补给和排

泄的形态。 

3.5    含水层边界识别与细化

图 2、图 3 和图 6 中的外侧轮廓线为以往研究人

员为大沽河含水层划定的边界，此边界是融合了钻孔

数据、地质信息、水位统测和模型研究的综合成果，

长期以来指导了大沽河含水层的各项水资源研究，具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本次研究进一步改进和细化：

（1）含水层西北部存在较为明确的分水岭，见图 5
（b），其形态显著且稳定。在 2013 年全年未见其东西

 

含水层边界 (传统概念模型) 排泄区 补给区 河流

N

2013-01-01 2013-02-01 2013-03-01 2013-04-01

2013-05-01 2013-06-01 2013-07-01 2013-08-01

2013-09-01 2013-10-01 2013-11-01 2013-12-01

0 3 6 12 km

图 6    大沽河含水层补给区、排泄区识别

Fig. 6    Recharge and discharge areas of the study site (first days of each mont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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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的含水系统存在沟通，结合更长期的地下水水文

监测数据判定后，考虑将含水层边界向东调整至分水

岭处。

（2）含水层东北侧边界在历史研究中常考虑为隔

水边界，但本研究显示其可能存在侧向径流补给。应

考虑在此区域收集更多监测井数据，首先排除由监测

点稀疏造成的潜在误判；若确有外源流入，应向东查

找稳定的地下水分水岭，扩展含水层东侧边界，或者

在模型研究中将其定义为侧向流入边界。

（3）大沽河上橡胶坝的蓄水状态对区域流场的扰

动在雨季和旱季存在差别，后续研究中应对其进行重

点考察。 

3.6    方法局限与适用条件

本方法的应用前提是空间上高密度的水位监测

点分布，但含水层空间异质程度与监测点密度需求之

间尚无经验，亟待大量的实证研究，进行深入的探索

和进一步细化。

f (t, p)

K
ne

本方法将地下水流场 简化为梯度场 I，并假

定质点沿梯度最大的方向前进。这一假设是建立在

的数值分布较为均匀的前提下，在渗透系数连续分

布的单一含水层中大多可以满足。但若含水层渗透

系数分布存在强烈的各向异性时（如裂隙含水层），这

一前提将不复存在。假设 2 个相邻监测点分别属于

2 个垂向分隔的含水层，当其间存在水头差时，虽然水

力梯度客观存在，但由于 2 点间渗透系数的分布存在

强烈的各向异性（水平渗透系数远大于垂向渗透系

数），其间不会存在真实的地下水流动。又如在隔水

断层两侧水力梯度固然存在，但质点不会沿梯度运行

到断层对侧，所以由此推断的补给区和排泄区有可能

存在偏差。

如果含水层中存在渗透系数强烈各向异性的情

形，其必然结果是在这类边界附近的质点运行速率

（水力梯度）远大于含水层的平均值。 EnviFusion-
CGS 中记录了所有位置的水力梯度和全部质点的运

行速率，可以据此首先对渗透系数突变进行筛查，如

果确实存在此情形，可以将含水层拆分后分别进行分

析，或者与传统水文地质勘察和模型研究配合进行进

一步的信息迭代。 

4    结论

（1）高频率高密度水位监测数据是极佳的地下水

系统信息来源。在不建立地下水数值模型的前提下，

以监测井空间位置为节点，通过建立德劳内三角网

格、求取网格中任意位置的水力梯度数值、借鉴使用

机器学习领域中的优化算法，推断和识别区域内地下

水补给和排泄边界。

（2）使用环境地学计算平台 EnviFusion-CGS 构建

了识别研究区域补给区和排泄区空间信息的详细工

作流程，帮助地下水科学家构建和修订已有的含水层

概念模型。

（3）以山东省青岛市大沽河中下游含水层作为示范

区，使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对含水系统补给区和排泄区

的空间分布及其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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